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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的源头：
送餐时间缺少必要余量

“我是从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开始关
注到外卖骑手群体的，我们单位里前后有
几个同事在上下班时被送外卖的小哥骑
车撞过。”王芳回忆，仅 2022 年到 2023
年这一年期间，就发生了四五起类似的事
故。
“最严重的一个因为腿被撞骨折，躺

了三个月，到最后也没找到肇事小哥。”她
开始走上街头找骑手小哥谈话，对这一行
的生存现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包括王芳在内的

多名人大代表曾经和上海八九个快递及
外卖平台的负责人进行过讨论。
“我们在讨论中发现主要存在几个难

以调和的问题，首先就是平台在计算小哥
从拿货点到送货点的过程中，忽略了一些
必要的时间。比如停车时间、上电梯时间
以及等红绿灯的时间。在对小哥进行绩效
考核的时候，没有在这些时间上留出余
量。为了保证自己工资或者绩效不被扣
罚，小哥们只能拼了命去跑。”
对此，这些平台的负责人也表示认

可，他们承认平台在给小哥留的时间上确
实缺少必要的余量，这是很多骑手产生日
常心理焦虑的一大源头。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除了平台优

化算法，另外就是平台在分派骑手的时候
可以更优化订单的距离。”代表们提出建
议，“让一个小哥只负责周边的三四个小
区，那么他就不需要进行远距离的奔波。
而且做熟之后，对于街道地形可以了然于
心，知道哪里可以抄近路，哪里人少……
从这个方面去减少送单时间。但是现在在
派单的时候，有些小哥会接到距离较长的
单子，而时间又很有限，这就导致了问题
的出现。”

车辆改装：
车速更快，但更难刹车了

一个和骑手心理问题并行的问题，就
是这些年骑手交通事故的频发。以文章开
头的小哥为例，导致他心理崩溃的深层原
因或许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交通事
故。在王芳看来，平台对此难辞其咎。“上
海现在的快递员和外卖员数量大约有 38
万人，而快递公司和外卖平台不可能提供
38万辆电动自行车，这都需要小哥自己准
备。”
她在调研中发现，为了追求更快的速

度，大部分骑手会对自己的车辆进行改
装。而改装过的车辆车速更快，更难刹车。
这也是近年来骑手交通事故频发，甚至有
些事故伤者伤情较重的直接原因。
今年 3月，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宣

判了一起外卖员在配送外卖途中逆行与
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骑车人十级伤残的
案子；2022年，江西某外卖员驾驶轻便二
轮摩托撞上前方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
最终死亡……而这些事故原本完全可以
避免。
“当电动自行车用于接送小孩上学、

买菜的时候，它是生活工具。但当它用于
送外卖和快递的时候，就成了生产工具。”

王芳表示，“国家从来没有鼓励企业把自
己的生产成本分摊到员工个人身上。作为
一个平台，在给骑手小哥分派订单的同时，
照道理讲也应该提供给他们作为生产工具
的电动自行车。就算不提供车辆，平台也有
责任进行监管骑手的车辆有没有进行过改
装电机和电瓶，是不是使用加速解码器，车
辆安不安全？但现在平台并没有关注车辆
改装问题。”
近年来，中国其他省市已经有了一些

可以借鉴的榜样。“比如广东就不允许平
台让小哥自己带车的，要由平台统一配置。
那么这个车辆就不能进行改装，而它的时
速也是受过限制的，最大限度减低了小哥
在道路上快速行驶造成的交通事故发生频
率。”
以现有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的限

速是每小时 25 公里。王芳就这个问题和
平台沟通过，“结果所有平台都不认可这
个速度，认为这是乌龟跑。但当你经过改
装，把车速提到 40 码甚至 50 码的时候，
因为惯性太大，一旦发生事故就容易人仰
马翻，造成恶性事故。”

骑手的问题，
需要更多力量介入

当人们在视频中看到那个骑手小哥失
控地用头盔砸向自己的时候，绝大多数的
声音倾向于同情，将责任一味推向平台惩
罚机制的严苛。
但在王芳看来，骑手本人也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一方面，平台严苛的惩罚机制
迫使他们不得不争分夺秒，但另一方面，即
使没有这一套超时和差评的惩罚，他们很
可能依然会抢时间。因为多做一单就能多
赚一单的钱，这是由人的趋利性导致的。
两年间，王芳和几十名骑手小哥聊过，

她从中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缺乏
的是必要的法律意识。
“我问他们，怎么看自己开的这个速

度。不夸张地说，所有小哥都觉得自己的速
度没有问题，没有一个人认为应该要限速
的。”而当他们因为闯红绿灯等行为被交
警拦下罚款时，他们会向王芳抱怨警察的
做法，认为是对方故意找茬，为了罚款而罚
款。有个小哥从路人背后超车造成交通事
故，小哥却吐槽：自己直行时行人走路不
直，“是他自己撞上来的。”
“想要多赚点钱是没有问题的，但在

勤劳致富的理念之上，他们完全没有考虑
到自己也要合法合规，行人的路权也要保
护，自行车转弯时候都要伸手示意转弯方
向，电动自行车在转弯和在行人背后近距

离超车时候，是否也要发出警示以防止发
生惊吓和碰擦事故？”
在今年的两会上，王芳联合其他 13

名人大代表共同提交了针对《上海市非机
动车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开
展专项监督的议案。条例第 5条明确了商
务部门负责外卖行业中电子商务平台企业
落实非机动车安全管理责任的指导和监
督。因此议案中针对商务部门给出建议：开
展指导和监督外卖行业落实非机动车安全
管理责任的监督。
在更早的 2023 年 7 月，上海市商务

委已经指导市网购商会联合 6家外卖电商
平台确定了违规骑手惩戒措施的有关原
则，并已于当年 9月实施，对多次违章骑手
进行限单或停单，并提交行业协会进行联
合惩戒。同时，平台也实现了与市交警总队
道路交通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对接，并根
据市交警总队下发的骑手交通违法数据，
作为外卖电商平台加强内部交通安全管理
的抓手和依据。
市商务委在对于议案的答复中称，根

据交警部门发布的本市快递外卖企业交通
事故和交通违法情况数据，他们分别多次
约谈了美团、饿了么，指出 2家平台交通事
故违法数量突出，要求平台履行平台主体
责任，加强对骑手交通违法的管理，降低道
路交通违法数量；同时要求 2家平台优化
跨江派单算法，解决骑手配送跨江订单违
法“上桥入隧”问题，并及时报送整改方
案。
但客观来说，这些举措能改善的或许

只是骑手在道路上的行为规范。对于困扰
骑手们的更深层的问题，比如如何平衡安
全和收益，如何摆脱焦虑和自身处境和解？
显然需要社会、平台和骑手本人三方共同
面对和解决。
在知乎上，面对“怎么看待骑

手出事故后情绪崩溃”这一问
题时，最高赞的一条回答里
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需要
外部监管介入，派遣制
下，分散的零工对平台
几无博弈能力。

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

近日， 一则外卖骑手
的视频冲上热搜。 视频中
一名穿着饿了么制服的骑

手在路旁歇斯底里地用头

盔砸向自己头部，大喊“超
时了，我的妈呀”，一名交
警在旁忍笑进行劝阻。

据报道， 这名骑手在
送餐时因为闯红灯撞到一

名老人， 而他自己竟然先
崩溃了。 好在事情有一个
还算圆满的结局： 由于老
人并未受伤， 也无需去医
院检查， 双方在现场达成
了和解。 而平台也给出回
应， 对这名骑手小哥免除
扣罚。

事情到此虽然得到了

妥善解决， 但让我们隐隐
感到不安的是小哥的态

度。在撞了人之后，他的第
一反应不是去查看对方伤

情，而是为订单超时抓狂。
如果一份职业剥夺了一个

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的人情

味， 那么是不是这份职业
本身出了问题？

根据全国总工会发布

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

况调查结果， 目前全国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 8400 万
人 ， 外卖骑手数量达到
1300 万人。 这 1300 万人
中， 没有一个不生活在外
卖平台严格的算法规则之

下。 在本身的趋利心和平
台惩罚机制的作用下，外
卖骑手因赶时间而导致的

交通事故频发， 无论伤人
或者伤己的新闻早已屡见

不鲜。同时，越来越多的骑
手出现了焦虑、 抑郁等心
理问题。

“我们不要小看任何
一个外卖小哥， 他只是一
个缩影。 ”市人大代表、上
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

会秘书长王芳近两年持续

关注骑手群体， 她在就此
事接受新闻晨报·周到记
者采访时表示，“制度性的
东西不改革， 以后还会不
断有小哥坐在地上崩溃嚎

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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